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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个“专车”
□杜会玲（宁夏银川）

本版投稿邮箱：ycwbtg@163.com

随 笔

一根银白色的冰麻线绳从身上挎着的帆布袋里
钻出来，随着钩针上下飞舞，线绳一点点地向手中移
动，一针针排列，组合，交织，一环套一环，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忽长忽短，一会儿，一顶镂空夏凉帽的顶子
雏形就出来了，圆圆的，白中带灰，像个月亮。

周末，如果你看见一个女人立在公交车站，一边
频频抬头看车来了没有，一边手里捏着枚小小的木柄
钩针，一刻不停地钩织着线绳，呵，请不要奇怪，那就
是我，一定就是我！

公交车来了。将手里的“帽顶子”一卷，往帆布袋
里一塞。迅速掏出手机、停车、门开，一只脚刚踏上
车，手机上的乘车码就对准了扫码器——“吱”，扫码
器响了。同时听见司机师傅稳重温和的声音：这是两
元的车。

“啊，不知道啊，那再扫一下！”说着赶快又拿起手
机欲扫码。师傅却急吼吼地叫停我：好了好了，已经
扫上了！抬头一看，扫码器上方“2元”字样。

公交车票价一般都是1元。难道最近涨价了？
司机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晒得黝黑。他

慢悠悠转动着和他肚子一样大的方向盘，慢悠悠地
说，这是两元定制车，你到哪里？

啥叫两元定制车？我一头雾水。
还是那条线路，就是有的站不停。
哦，那金凤凰站停不？不停。
啊，那怎么办，我到前面站下车吧。正准备坐下

的我赶快站起来往车门口走。
坐着吧！已经都上来了，快坐着吧。
一坐下，我就从包里拿出钩针接着玩线绳。怪不

得这车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说。
是啊！这趟车主要是为学生和上班的人开的，今

天是周末，所以人少。师傅不紧不慢地说。
呵呵，我环顾空荡荡的车厢——简直是坐了个专

车么。
公交车在一个站牌下停了，上来一个五十多岁的

男人，“到哪里？这是两元的车。”司机师傅大声问。
“吱”，那男人和我一样手脚麻利，已经扫完了乘车
码。听到问话，不抬头也不出声，“吱”，又扫了一下。

咦！比我还麻利，但也和我一样笨！我心里暗笑。
师傅问男人，你在哪里下车？男人说，湖苑。

师傅说：那站不停啊。
男人说：哦，那我下去吧。
师傅说：你都扫了两个两元，我还能让你再下去

吗？那岂不是太不人道了？坐着吧。
我哈哈哈笑起来。突然觉得这司机师傅挺可爱

的，那个男人也可爱。稀里糊涂地扫了钱，还扫了两
次，发现上错了车，却不生气不懊恼，也不跟司机急眼
吵嚷。只想着，上错了车那就赶紧下车呗！司机师傅
善良宽厚，处处为乘客着想，宁可自己麻烦点，也要把
乘客安全送到！

有风从车窗扑进来，微凉舒爽，带着初夏雨后的
草木香。

帽顶子钩完了，该钩帽身了。车突然停了，师傅叫
我：你到了，该下车了。我急忙起身，一边说着谢谢，一
边以最快速度下了车——好是互相的，司机师傅与人
方便，我也要尽量别占用公交车正常行驶时间。

在声浪的褶皱里安眠
□崧晞（河北石家庄）

这世界的喧嚣，如沸腾的水汽，总令人焦躁难
安。我早已习惯用耳机封闭自己，为的是寻找一份安
宁。然而此番归乡，竟遗落了这形影不离之物。

百无聊赖，我索性蜷进藤椅，空看斜阳西沉、流云落
英。在夕阳薄暮泼洒的一碗清凉里，人间烟火正腾腾升
起。远处传来工地上勤勉不辍的叮叮当当，街道上车流
急急忙忙的轰鸣，楼下孩童追逐嬉闹的声浪——“这是
我的！”“不和你玩！”——紧随其后，是大人们清亮又
略显无奈地呵斥：“莫要打架！”喧喧嚷嚷，好不热闹。
这市井的嘈杂此起彼伏，似一场无形的交响，每一个
音符都在敲击着生命的律动。听着这些我曾奋力逃
离的声响，烦扰顿时烟消云散，心头一片宁静。原来，
喧嚣的并非世界，而是那颗未曾安定的心。

这世界的每一缕声响，都蕴藏着智慧与美好。唯
有敞开心扉去接纳、去聆听、去感受，方能触及内心的
宁静与力量。在广袤苍茫的北疆，生活纵然艰辛寂

寥，作家李娟却以坦然之心，全盘接纳了命运的馈
赠。在灯火摇曳的秋夜里，和着手风琴的旋律，她欣
然起舞；在青草如茵的旷野上，她枕草而眠，又在风的
絮语与河流的潺潺中悠然醒来。她写道：“河水的‘哗
哗’声，是另一种安静，让人不受侵扰。”每每翻阅她的
文字，总被那颗既宁静又充满力量的心所深深触动。

不止李娟，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以其敏锐的
耳廓，捕捉着生活中细微的美好。苏轼宦海三起三
落，却依然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幽篁深处，任外界风雨喧嚣，他自岿然不动。耳
畔萦绕着自然的和鸣——细雨轻敲竹叶，叮咚；晚风
摩挲枝梢，沙沙——这些天籁，皆化作他心灵的慰藉，
维系着那份超然的宁静与从容。

越倾听，心越静；心越静，越能倾听。这恰是一个
美妙的循环。何不敞开双耳，聆听生活的低语与轰
鸣，聆听那万物蓬勃不息的生命之力？

万 象

大湖鹤鸣
□宋扬（四川成都）

夜已深，除了鹤鸣，还能听到几声蛐
蛐儿的浅唱，在“鹤岛”上庞杂鹤鸣声的
覆盖下，那几声蛐蛐儿叫也愈发显得幽
深而无迹可寻了。无疑，此时此地的“鹤
岛”无论多么喧嚣都是合理的。而此时，
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业主们还在为几只
鹰的啸叫向保安疯狂求助。原来，小区
的树高大茂密，引来几只鹰，小家伙们
的生物钟与人类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它
们总是在半夜时分发出类似打机关枪
或打桩机工作的“哚哚哚……哚哚哚
……”声。最终，为了居民能够安眠，保
安不得不用强光手电筒驱离了这几只
让人又爱又恨的鹰。

我把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隐约可见
夜的天空有淡云轻飞，它们的形状、色彩
应该与白天时别无二致。天空、湖泊、树
木、小岛、鹤，眼前的一切，统统简化成一
张黑白胶卷的底片——纯粹，干净，透明。

不多时，过来一个照虾的夜行者。
他的桶里装了二三十只小龙虾，他也有
一把强光手电筒，能穿透湖边一米深的
湖水。我以为他常来湖边，就指着“鹤
岛”问他知不知道岛上大概有多少只
鹤。他说，你看，哪里数得清？话音刚
落，他手电筒一举，突然，一束白光像科
幻电影里的激光子弹一样朝“鹤岛”射
去。我后悔了，我不该与他攀谈这个话
题。光束的尽头，先前还在剧烈晃动的
黄葛树枝突然变得枯死了一般一动不动
了，鹤群也瞬间收声，静止于树冠、树
枝。尽量不破坏动物世界的原生状态，
应该是我们观鸟者的操守，而我的冒昧
一问引发了捕虾人冒昧的行为，我们惊
扰了鹤群正在兴头的家庭会议、童年游
戏、燕尔新婚……我赶紧让那人关掉手
电筒，他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走了。

我继续静静地看天空和流云，我的
目光似乎慢慢穿越了夜的黑，我看见了

“鹤岛”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很快，声
声鹤鸣又在“鹤岛”响起来了。夜风轻
拂，带来一种别样的敏锐，连先前还隐隐
约约的蛐蛐儿声也似乎慢慢大了起来。
那些原本或隐藏或沉默的声音，在夜的
帷幕下仿佛穿越了迷雾，变得清晰而生
动，令抽象模糊的大湖变成一个充满生
机与幻象的具体世界。在快节奏的都市
生活里，这片湿地看似寂静无语，却为这
座城市增添了一抹生机，为我提供了一
种逃离日常、亲近自然的理由。

我总觉得，湖与鸟的结合只是表象，
隐藏在湖、鸟背后的观鸟人、捕虾人、渴
望安然入梦者间不同的价值诉求，才象
征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矛盾。这些矛盾叠
加进我们对什么样的鸟儿被允许出现在
住宅小区的选择性期待，让我们反思在
保护城市湿地的生态中，我们人类应该
怎么做才相对合理。

尽管城市湿地的荒野属性已大打折
扣，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
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
处。也许，我的眼睛和耳朵只视听了这片
大湖的一个微小局部，大湖更多的全息化
信息，只有用一颗放空的心才能走近，但
此刻，大湖鹤鸣便是我精神家园的全部。

生 活微

生机。摄影刘威


